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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所谓“读出问题”的“问
题”包括两类，一类是读者自己
不明白的问题，一类是不同意作
者的观点，觉得作者有“问题”
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都是我们一
边潜心阅读，一边深入琢磨的必
然结果。对于第一类问题，我往
往通过反复阅读，反复揣摩，结
合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和自己已
有的知识储备，最后一般都能弄
明白，实在不明白的，就在书上
注明“存疑”。对于第二类问题，
我往往在心里和作者辩论，这当
然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理
论。“辩论”的结果，有时候是我
输了，我明白是我的理解有错；
有时候则是作者的错误。这样研
究的态度、质疑的眼光和批判的
精神，正是阅读者应该具备的阅
读品质。
读陶行知的书，有时候我也

遇到“不敢苟同”
之 处 。 比

如，我感觉先
生在强调“生
活 即 教 育 ”
时，似乎有些
轻视系统的书
本知识传授，
他特别强调读书要
“有用”，说“书是工
具”。读到这些论述，我就
感到疑惑，甚至觉得有点儿“反
智主义”的味道。但我反复阅
读，又结合当时的中国教育现状
来看，那时的教育是脱离生活实
际的死读书，培养的人都看不起
工人农民，甚至反过来压迫民众。
我想到杜威的话：“我们并不去强
调不需要强调的东西——这就是
说，有些东西已经很受重视，就无
须强调。我们往往根据当时情境
的缺陷和需要来制定我们的目的；
在一定的时期或一定的时代，在有
意识的规划中，往往只强调实际上
最缺乏的东西，这并不是一个需要
加以解释的矛盾。”我便理解了先

生说这些话的特
定针对性。虽然
我最后并没有推
翻先生的观点，但
经过这么一番质
疑、思考和研究，
我对陶行知的思想理

解得更透彻了。
苏霍姆林斯基是我无比崇

敬的教育家，但读他的著作，我
也有过两个疑问，一个是他似乎
过于相信情感的教育力量而对教
育惩罚有所忽视，一个是他对宗
教的批判态度。
对第一个疑问，经过反复读

他的全部著作（中文译本），我慢
慢理解了这位教育家。第一，对
孩子的爱、尊重和信任，是他教
育的灵魂，他有一本著作的名称
正是《要相信孩子》。在这个思想
背景下，他的论著中反复强调情
感的教育作用，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他也没有绝对反对教育惩
罚，他还写过相关的案例，但他
一直强调，尽量不用惩罚，即使
万不得已必须要用教育惩罚，也

应该最大限度地与积极正面的教
育相结合，以减少对孩子心灵的
伤害。
对第二个疑问，结合苏霍姆

林斯基作为一名忠诚的布尔什维
克党员、一名坚定不移的共产主
义信仰者，以及当时苏联的政治
体制，我便理解了苏霍姆林斯基
对宗教的看法。一个人很难超越
他的时代。于是，我心里理解并
宽容了苏霍姆林斯基。何况，这
些富有一定历史背景特色的观点
和表述，并不影响苏霍姆林斯基
整个教育思想超越时代和国界的
真理性。这就是“读出问题”。
“读到自己”“读出问题”，就
是让自己与书在精神上融为一
体。唯有这样，我们的阅读才真
正走进了作者的心灵，因为“从
来就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
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
（罗曼·罗兰）。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叶圣陶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
回顾自己编写语文教材的经历时，说过：
“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
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
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范程序。但是这
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
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
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儿童发展他们多
方面的智慧。”这段话，是叶圣陶编写
《开明国语课本》的体会，当然也传达了
他的语文教育最核心的思想。
语文课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

力，这是今天不少语文教育界的人忽视的
观点。语文课程标准虽然提出“听、说、
读、写”四个方面能力的培养，但阅读能
力和写作能力才是语文教育最核心的目
标。“听、说、读、写、译”是外语学习
（即第二语言习得）的五个能力的提法，
但不要忘记语文课是母语教育与学习。在
母语环境下，听和说是不需要语文课来刻
意营造情境和实现能力目标的，生活中处
处有听、说的能力的训练环境和机会。如
果语文课还要解决“听”和“说”的问
题，那么，语文课不就和外语课一样了
吗？那母语学习和第二语言习得就没有区
别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育
的重中之重，若淡化了这一点，就可能偏
离语文教育的轨道，也会使得语文教育教
学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目标和价值。
语文教师要承担起学生阅读和写作能

力的培养重任，自然也要有阅读和写作能
力。所以教师的阅读尤为重要，教师的阅
读视野和阅读能力直接决定他的教学能
力，也直接影响学生母语学习的质量。那
么，语文教师读什么？语文教师的阅读能
力主要有哪些标准或标志呢？对这两个问
题，我觉得，第一，教师无疑要读经典，
尤其是语文教师要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文
学经典，对课本里出现的作家作品要非常
熟悉，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第二，教
师要熟读一些经典的哲学和历史书籍，尤
其要熟悉教育学、心理学前沿的理论，没
有这些理论垫底，就很难理解自己的教学
对象。无论语文教师，还是其他课程的教
师，都要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第三，要
把读与教、写结合起来。教师读什么，一
定要与自己教什么和写什么紧密结合，才

会更有针对性，而且更能建构起一个有机
的认知体系和理解图式。有的语文教师读
得很随意，完全是闲散地读书，这当然也
有用，至少可以充实生活，但太随意并不
利于教学。中小学教师的时间很宝贵，精
力也有限，不宜以“佛系”心态读书，而
应有计划、有目标地去读书，读最有用的
书，读最可能丰富自己心灵，同时也能提
升自己教育教学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书籍。
当然，对阅读的具体书目及阅读方法却

要根据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对阅读的认识
一旦落实到了实践，教师的综合素养就会提
高，而阅读的意义就自然体现出来了。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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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中国教育报教师喜爱的100本
书评选”结果出来后，我都会认真看一
下，一方面看看这些书有多少是自己看过
的，另一方面从中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书去阅读或重读。去年年底，我在2021
年教师喜爱的100本书的十佳图书中，看
到了自己很尊重的成尚荣先生的《做中国
立德树人好教师》一书。看到这本书，我
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成先生的一个观点：
“书买了是为了以后读的。”这个观点是
10多年前我在成尚荣先生于《中国教师
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了我当时买书并不及时看的焦
虑，让自己买书藏书的行为变得心安理
得。
于是，《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就

成为我这个寒假的重点读物。在书中，作
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做好老师”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根本性追求，这样的追求超出了
当下对“名师”和“良师”的争议。正如
作者所言，“做好老师”可以有两层含
义，一是“做好老师”人人可为，二是
“做好老师”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在更
多的教师成为“好老师”的前提下，名师
也才能名副其实，起到更好的示范引领作
用。
在书中，作者提到了教育家“青春

性”的话题，他把“时代的抱负、民族的
理想”“青春的活力、生命的创造力”“当
下的行动和不断奔涌的思想力量”作为教
育家“青春性”的表现。并以顾明远、于
漪、斯霞、于永正、陶西平、朱永新为
例，讲述了这些教育家无悔的教育人生。
这几位教育家的著作我都看过，再借由作
者的视角来解读，让我有了更多的收获。
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讲述了一生耕耘在

情境教育事业上的李吉林先生，并称她为
好老师的精神标志与标杆。多年前，我就
阅读过成尚荣先生的多篇文章，他一直倡
导“儿童研究”是教师的第一专业。在他
看来，为儿童研究儿童，这是李吉林的人
生写照，也是李吉林成为好老师的重要前
提。在作者的笔下，我对李吉林先生有了
更全面的认识，也对这位一直在小学里做
出教育大学问的教育家有了更多的敬意。
在我看来，成尚荣先生自身就是“好

老师”中的杰出代表。他有过小学教师、
小学校长、省教育厅处长、省教科所所
长、教育刊物主编的经历，多个不同教育
岗位的历练让他有了多元视角去看待教育
问题。
2019年10月，我在宁波市教育局主

办的《儿童立场》一书的分享会上见过成
尚荣先生。尽管他头发花白，但身材依然
笔挺。已年近80岁的他在讲座时中气十
足，能站着讲一个多小时，并不时冒出金
句。他主持沙龙的时候，能调动每一位参
与教师的积极性，并能让台下互动起来。

在《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一书
中，我找到了成尚荣先生“青春性”的秘
诀。这个秘诀就是他称为“黄昏起飞行动
计划”的四大行动：大量阅读、参与课
改、积极写作、主持沙龙。大量的阅读和
写作，让他保持敏锐的思想；积极参与课
改和主持沙龙，让他在深入教育实践和参
与交流中能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除了阅读成尚荣先生的多本著作外，

我也有意识地阅读他公开发表的一些文
章。仅在2021年，中国知网上就收录了
他的50多篇文章。事实上，我阅读成尚
荣先生的起点是他在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文
章，并从中深受启发。比如他在《人民教
育》 2012 年第 1 期上发表的《向美回
归：教师的研究与表达》带给我很多启
迪，让我对如何做科研和写好教育文章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并开启了我的美学著作
阅读之门。
与成尚荣先生同行，是我日常阅读的

一个缩影。除了关注作者的著作和期刊网
上收录的文章外，我还会留意媒体对他的
报道。比如，《教育导报》2022年2月15
日以《如何成为教师中的“首席”——成
尚荣谈“名师的追求与成长”》为题，对
成尚荣先生最近的一次讲座进行了报道。
每过几个月，我也会有意识地到期刊网上
去查询成尚荣先生最新发表的文章，碰到
感兴趣的，就会下载学习。
当我正在撰写此文时，我在《中小学

管理》2022年第2期读到成尚荣先生的
《让学生成为思想劳动者》一文。在大力
推进劳动教育的今天，“思想劳动者”的
说法的确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尽管
“思想劳动者”的说法并不是成尚荣先生
的首创，但他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他认为，让自己的思维活跃起来，让自己
的见解丰富起来，才会让学生这一思想劳
动者生长起来。这正是教师最珍贵的人格
尊严、最伟大的专业价值。其实，这也是
他一贯倡导的“儿童研究”的一个具体体
现。已有80多岁高龄的成尚荣老先生，
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思想活力，真的让人佩
服。
这些年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我通过

“追踪式”多元化阅读的方式，还同朱永
新、钟启泉、常生龙、聂震宁等多位专家
学者同行，让自己在工作中不再有“本领
恐慌”。也正是因为自己在阅读上的积
累，让我更好地扮演了教师阅读推广人的
角色，带动区域更多教师走上了专业阅读
之路。
正如杨绛先生所言，读书好比串门

儿。我在串门儿的基础上又多走了一步，
借用简单的教育技术手段，把专家学者的
“智慧”进行打包，并且能实时更新，成
为助力自己成长的好帮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跟在成老师身后，感悟“青春性”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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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读过的一些教育著作为
例——
读马克斯·范梅南的《教学

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读到
这样的句子：“教育学就是迷恋他
人成长的学问。”我一下被“击
中”了，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几十
年来，看着一批批孩子长大的情
景，这的确是一种迷恋。马克
斯·范梅南还说：“教育学的研究
和实践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永远不
可能是‘客观的’。”我在心里不
住地说，是的是的，远离“冷
静”与“客观”而充满热情与情
感，才是教育的特点。他又说：
“最好的教育关系是在父母和孩
子，或者职业教育者与学生之间
的那种孕育了某些特殊品质的关
系。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与教育
者的关系远不止是达到某种目的
（受到教育或成长）的手段；这种
关系是一种生活的体验，具有其
本身和内在的意义。在我们的母
亲、父亲、老师或其他的成人面
前我们体验到了真正的成长和个

性的发展。我们
与他们的关系可
能比友谊和罗曼
蒂克的爱的体验
具有更加深刻的
影响。我们可能
会终身感激一位父母或
老师，即使我们从这个人那里
学到的物质性的知识会逐渐丧
失其适切性。这部分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从一位伟
大的老师那里所‘获得’的与其说
是一个具体的知识体系或一组技
巧，还不如说是这位体现和代表知
识的老师的行为方式——他或她
的生活热情、严于律己、献身精
神、人格力量、强烈的责任，等
等。”读到这里，我拍案叫绝：我
想到了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我
想到了我和我学生的关系，我想
到了我经常对老师们说的：“最好
的教育莫过于感染。”什么叫“教
育的意义”？什么叫“对人的深远
影响”？什么叫“把学校教给你的
都 忘 记 了 ， 剩 下 的 就 是 教

育”？⋯⋯都在
其中了！
读苏霍姆林

斯基《把整个心
灵献给孩子》，
作者写道：“我

总是想和孩子们待在一
起，跟他们同欢乐共忧愁，
亲密无间，这种亲昵感对于教育
者是创造性劳动中的一种极大享
受。我曾时时试图参与孩子们某
个集体的生活：同孩子们一起去
劳动或到故乡各地去远足，去参
观旅行，帮助他们获得一些不可
多得的欢乐，缺少了这种欢乐就
难以想象能有完满的教育。”他动
情地描述说，他知道孩子们想乘
船去一个荒岛探险，“⋯⋯可是我
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一开
始就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
民那里买来了两条船，家长们又
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小船队
便出发了。”年轻时第一次读到这
些段落，我热泪盈眶，因为我想
到了自己不正是这样一种心情

吗！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文字，我
依然眼眶湿润，因为我想到了我
和学生们在峨眉山雪地上的疯
狂、在瓦屋山原始森林的历险、
在黄果树瀑布前的欢笑、在成都
郊外春天原野上的奔跑⋯⋯
读陶行知的书，同样时时感

到强烈的共鸣，我感慨于近百年
前先生所思考所忧虑所抨击的不
良教育现象，居然会在当今中国
教育以及我自己的教育中找到
——当我们把“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写在校园
墙上时，有多少包括我在内的教育
者不但自己作假，还教孩子作假？
当我们在推崇“生活即教育”“社会
即学校”时，有多少教育者把学校
和社会以及大自然强行分开，以
“安全”为由，连春游都取消了？当
我们在演讲和论文中，引用“六
大解放”的“名言”时，有多少
教育者却给孩子加重课业负担，
让无数孩子失去了充足的睡眠和
健康的身体，以及自由的大脑？
这就是“读到自己”。

读到自己

读到深处观自我读到深处观自我
李镇西

读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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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自己，读出问题”——这八个字是我曾经
给历届学生讲过的是否读懂了一本书的标准。这是我
个人的阅读体悟，也是我的阅读原则。“读到自己”，
是从文本中读到了相似的思想、情感，熟悉的生活、
时代⋯⋯是欣赏，是共鸣，是联想，是审美；“读出问
题”，是从文本中读出了不明白的地方、不同意的观点
⋯⋯是质疑，是追问，是研究，是批判。
在读一本书的时候，“读到自己，读出问题”可能同

时产生——既读到自己，也读出问题；也可能有所侧重
或者只有其中一个——或读到自己，或读出问题。文学
作品，可能更多的是“读到自己”，因而不停地感动，甚
至热泪盈眶；学术著作，可能更多的是“读出问题”，因
而不停地思考，甚至百思不得其解⋯⋯这都叫读进去了，
或者说叫“读懂了”。相反，如果捧着一本书，毫无感情

起伏，或一点儿困惑都没有，只能说没读进去。
有的老师可能会感到不解：“读一本书一点儿困惑

都没有，这不正说明我读懂了吗？怎么说‘没读进去’
呢？”我的体会是，懂是相对的，不懂是绝对的。我钻研得
越深，问题就越多，这说明我已经懂了一点儿了，再发现
一点儿问题，我再钻研，这不又懂了一点儿了吗？不断钻
研的过程，就是不断懂的过程。如果给我一本《血液病学》
或《核与粒子物理导论》，我是一个问题都提不出来，为什
么？因为我根本没读懂！但给我一本中学任何一个年级
的语文教材，我都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因为我教了几十年，
探究了很多遍，问题当然就越来越多。包括一些经典课文，
比如《荷塘月色》《荷花淀》《孔乙己》等，我每备一次课，都会
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因为我钻研越来越深，能够深入地钻
研，正是我“读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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